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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約聖經第一章：上帝說：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
好久之後，辛棄疾說：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見我應如是。
從這句開始，上帝的光線產生出一種微妙的轉变，把青山变成人，人变成青山。人愛山時山愛人。如是者人天匹配，登對到死。
逵的畫， 描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境界。
他以ＡＭＡＲＯＮＡＰ來描述目前他抵達的位置，把這堆字母反過來讀，你就更能明白，他有辛棄疾的自信，將上帝的光線變為你可讀的風景。
這風景甚至充滿聲響，讓人憑畫入場，以眼收音。

聽那自泥土中曳出的一條條蚯蚓，飛鳥拍翼，盆栽澆水，胡桃爆裂，竹帚拖磨。 

聽那拆卸樓台的土機起降，雨後街頭的混濁流水，儀態婀娜的枝頭花墜，湛藍衣衫的無畏飄揚。
還有間中來一兩下結實的棒打，釘鎚。卻又會忽然覺悟，沉默是金，乃穿戴整齊， 屏息靜氣，其實在醞釀下一輪更濃情的打造，更狠心的撕破，更沉鬱的展露，更開心的分嚐。
那熱熱烈烈的顏色常令我想起地球另一邊的南美洲。墨西哥，棗紅；智利，芥末黄；巴西，橙加紅；玻利維亞，葱綠；秘魯，淡紫；委內瑞拉，寶藍；哥倫比亞，碧翠，還有阿根庭，蜜糖色。不知為什麼就這樣聯起來想，有時好像真的看見赭紅的沙漠上有飛躍的啫喱魚，透明甚至會發光，閃過之後留下一堆堆寶石也似的珠串。這些東西有時令我驚奇喜愛，有時卻與我胃口不對，直覺是過度的熱鬧，跟他的人不太對得上。
我這想象，跟畫家畫的真實情境其實相去極遠，甚至應該說，他畫的根本就不是我所說的，他只不過在營構一個色彩瑰麗的音樂盒，所有的構成都只為建造他心中對形狀和形狀之間產生的感覺，或者空間與空間的張力所造成的，那種時顯時隱有如捉迷藏遊戲的節奏，完全是純粹的視覺思維，並無實物依據。
這畫廿多年前開始做，一直都在持續進行，臉孔改了又改，就像撕去一頁又一頁的月曆，始終都是同一張時間的面孔。但從孩臉到成長得有稜有角，風華日茂，那付出的氣力和愛，尤其在這個時興百變，科技行先的時代卻沒有游移對繪畫矢志的追尋，是值得我大力鼓掌的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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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逵說，要發掘自己同大自然的關係，譬如茶壺裝茶，藥壺裝藥。藥壺裝十幾廿種藥而茶壺只裝一種茶，形狀大有分別。其實都是民間智慧，有尊敬在裏面。
講的是儀式，他深信繪畫乃係他對大自然最尊敬的行禮。
是儀式也是生活，上次幾時行過禮？不是昨天就是今天，永不會是很久以前。
永不會跟手邊的畫筆疏遠。
阿逵說，實則創作無甚秘密可言。許多人想離開原本的生活，將它变得離奇。其實大可不必，一切都是觀感而已。發泡膠碗同農村瓦碗，都是觀感，唔駛太過介意喎。
但要有態度，創作最好像呼吸，自自然然，不用數住幾多下，若即若離，不用限時限刻。這樣就會有種規律和節奏出來，跟隨它，就可以很適意。
阿逵說，我畫畫是因為我要畫畫。就算我賣畫可以生活，我也會去工作，有input 至有output，沒有生活的支持我畫什麼。
所以玩音樂寫文章做美指，外加飲酒，都不過是在供養着一個他的上帝：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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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掬色 本地視藝創作人，教育工作者， 逵三十多年朋友。
